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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草原的春天是风刮来的。草原的
春风是强劲的，很像东北草原上的人，粗
犷，豪放，慷慨。草原的风一刮起来，常常
几天不停。草原的春风也是有温度的，开
始刮起来时充满了凉意，渐渐地就会变得
温暖起来，吹在身上像穿上了一件羊绒衫，
柔柔的爽爽的。在强劲的春风中，草原的
残雪在不知不觉中消化了，大地开始变得
柔软，草木开始萌芽。当一个万物复苏的
世界来到草原时，春风就会悄然离去。

小时候，每当听到草原呼啸的春风，就
仿佛听到了集结的号角，我和小伙伴们会
疯一般地冲进无边的草原。在强劲的春风
中奔跑，后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为
你加力，我和小伙伴个个都变成了飞毛
腿。我们常玩的一种游戏，就是在春风中
追逐一种叫扎木棵的蒿草。扎木棵是一种
叫猪毛菜的野菜，厚实的枝叶总是抱团生
长，像一个个大气球疯长在田间地头，青嫩
时可以喂猪。经过一个冬天，扎木棵针样
的叶子变得硬硬的，尖尖的，在春风中，满
山遍野狂奔。在我们当地有一个谜语：“小
时青，长大黄，漫山跑，不怕狼。”谜底就是
这种扎木棵。这个谜语老幼皆知。其实扎
木棵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还扎手，为什么会
吸引我们去和它赛跑呢？想来有点不可思
议。这大概就是童心吧。

我喜爱草原的春风，它像一个高超的
画师，把草原装点得更加美丽。当三四月
份，春风在家乡的草原刚刚刮起，一种叫婆
婆花的野花就会第一个破土而出。婆婆花
像她的名字一样朴实，毛茸茸的茎，矮趴趴
的身躯，淡蓝色的花瓣，在料峭的春寒中，
不停地摇曳着花枝，像是在呼唤着自己的
伙伴，出来迎接明媚的春光。很快草原就
开始缤纷起来，数不清的鲜花争相斗艳，姹
紫嫣红，引得蝶飞蜂舞，百鸟欢歌。几十年
过去，我的记忆中还保存着很多草原鲜花
的婀娜身姿。亭亭玉立像节日的红灯笼的
百合花，既能食用又可观赏的金灿灿的黄
花，酷似金鸡报晓的鸡爪花，十几个花枝簇
拥在一起像团团火焰的火柴头花，洁白如
玉的韭菜花，像一串串糖葫芦的杏花，还有
很多珍贵的药材开出的花，像蓝蓝的桔梗
花，金色的柴胡花，……草原上的花有多少
品种，我相信没人能数得清。当鲜花盛开
的季节，每个牧场职工家的窗台或桌子上，
都会摆着一个插满鲜花的花瓶。那是孩子
们的杰作，也是家长们的喜爱。在家乡绝
不会有人去限制人们采花，因为草原的花
太多了，那是花的海洋，是采不尽的，今天
采摘了几朵，明天还会生长出一片。家乡
的人们能够想到用“红色草原”来命名这片
神奇的草原，一定是草原盛开不败的鲜花
为人们带来的灵感。

伴随着春风如约而至的还有大批的候
鸟。成群的大雁、野鸭、天鹅，还有各种精
灵般的山雀。尽管等待它们的不只是草原
明媚的春光，还有猎人们无情的猎枪，它们
还是义无反顾地飞来，年复一年。我想一
定是草原的诱惑力太大了，使得这些鸟类
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我儿时最痴迷的活
动是打鸟，经常拎着一串用铁丝制作的鸟
夹子，奔走在草原上的水泡子、榆树林、或
新翻的土地里。只是学习的压力，威严老
师，使我的打鸟活动受到很大限制。那时，
我真羡慕几个辍学的伙伴，他们可以无拘
无束。真的，生活在蓬蓬勃勃的春天的草
原上，我的心平添了几分野性，甚至坐在阳
光明媚的教室里，也总有一种魂不守舍的
感觉，好在我们的校园就建在草原上，熬过
45分钟的一节课，我们会疯一样冲出教室，
在草原上跑一会。再重新走进教室时，心
情感觉舒畅了很多。碰到课间时间长一点
的时候，我们会悠闲地在草地上玩一会儿
钓“地猴”的游戏。“地猴”是一种生长在地
下的昆虫，很小，也就一公分多长，弓着背，
猴头巴脑的。“地猴”的洞像火柴杆粗细，圆
圆的，很像蚂蚁洞，区别是“地猴”的洞口周
围不像蚂蚁洞堆着一圈细土，光光的，很整
洁。找到“地猴”的洞后，我们薅一根嫩嫩
的草，插进洞里，观察草尖稍稍颤动，像钓
鱼的水漂一样，立刻把青草提出来，嘴咬着
草根的“地猴”就会被钓出来。当然“地猴”
钓出来后没有一点用处，不能吃，样子还很
丑陋，只是钓的过程很好玩。当然这样的
游戏只能属于草原的孩子们。

家乡人喜欢这北方草原上的春天，还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春天的草原上生

长着丰富的野菜，使那个年代人们匮乏的
餐桌变得丰盛起来。很多乡亲都喜欢食用
野菜。几十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人们经
常吃的野菜：苣荬菜、婆婆丁、野韭菜、小根
蒜、山邦克……那时还没有塑料大棚，这些
野菜正好生长在各种蔬菜青黄不接的时
候，像是及时雨，而且没有一点污染，绝对
纯绿色食品，只要勤劳，取之不尽，食之不
穷。草原上的野菜中最受青睐的当属苣荬
菜了，不但人可以吃，还可以用作猪和鸡鸭
鹅的饲料。吃苣荬菜大都在初春时节，苣
荬菜刚刚破土而出，油黑的土地上，一片星
星点点的翠绿时，此时的苣荬菜最鲜嫩。
如果几场春雨过后，苣荬菜就会疯长到一
二尺高，挺立在杂草丛中仿佛一把把张开
的伞，那时的苣荬菜只能喂猪了。挖苣荬
菜是一项很讲究的活，要一只手轻轻捏着
苣荬菜的叶子，一只手拿着镰刀头在苣荬
菜的根部的土中轻轻一划，带着鲜嫩白根
的苣荬菜就挖出来了。挖苣荬菜时两只手
的动作一定要协调，而且手一定要轻，不能
把菜叶揉搓了，那样吃起来就不鲜了。家
乡的半大孩子，都是挖苣荬菜的高手，特别
是手脚灵活的小丫头，片刻功夫就能挖满
一篮子。回到家中，把苣荬菜洗干净，就成
了精美的蘸酱菜。那时候，乡亲们几乎家
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有一缸自家制作的豆瓣
酱，主要是用来吃蘸酱菜的。如果条件好
的家庭，把豆瓣酱用油炸熟了吃，味道就更
好了。

草原的春天似乎很短，往往不经意间
就结束了。因此，春天也是人们最繁忙的
季节。“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宵一刻值千
金”。人们很珍惜春天。

北方草原的春天
□陈杰

草原风中。

朱晓琳演唱的《妈妈的吻》，曾一度红遍大江南北，
这首歌里浸漫着草根文化，氤氲着乡村烟火。

回想起童年往事，一段段甜美的回忆就象歌词里
写的那样——过去的时光难忘怀。

老粉坊是我记忆中的一幅水墨画，不用着色，任何
时候只要一打开，缕缕诱人的香气从那斑斑驳驳的墨
迹中跳腾着扑面而来。

粉坊建在生产队东南角上，四五间正屋，土墙，室
内墙皮和顶棚黑漆漆，里间并排摆着十几口大缸，门左
手边的灶台上架着一口直径足有两米的大锅，窗很大，
门朝东开，正对着一口大井，方便取水。粉房就是加工
粉条的作坊，乡亲们不太注意字面的意思，总把粉坊写
成粉房，把加工粉条也叫成漏粉。加工粉条的原材料
包括——绿豆、山药蛋（红薯）、土豆（马铃薯），东北粉
条单指用土豆加工而成的粉。

漏粉最佳时间为冬春两季，农闲且土豆质地好，出
粉多。把土豆倒入石槽搅拌，去土脱皮，捞起倒入石
磨，磨碎、过滤和沉淀，制成淀粉（俗称粉面子）。将淀
粉掰碎、晾干、勾芡、和团，装入架在开水大锅上的漏
勺，“啪啪”一拍，粉面条就象变戏法似的从漏勺眼儿均
匀地流出入锅里，稍煮片刻，用大笊篱捞起，尺把长的
木棍一挑，约摸好长度操剪子一铰，甩入凉水池中一
浸，顺手挑到屋外，往事先为晾粉准备好的椽拉杆子上
一挂。

挂满了粉条的椽拉杆子支在粉坊前通风向阳，白
刷刷，齐整整几十排，煞是好看。一拍、一挑、一铰、一
浸、一挂，一气呵成，颇艺术，也颇有生活。说容易，看
着简单，做起来却难，漏粉主要在勾芡、拍勺、煮粉这几
个关键环节上，技术跟不上，粉条的质量就差，只有掌
握好火候，拿捏好分寸，漏出来的粉条才白净、耐煮、劲
道、口感好，那叫个地道，说东北粉条子炖猪肉好吃，还
是粉好。

父亲是屯中最懂漏粉技术的人。父亲没专门学过
这门手艺，只是看过几回别人漏粉，全凭记性和悟性学
到了手。父亲在粉坊里受人尊重，又疼我，去粉坊总把
我领着。粉面条从漏勺流入沸水有时会断，形成水粉
头儿，用笊篱从锅中捞出，装入大碗，拌上葱花大酱，趁
热一吃，满口流香，口舌生津。漏粉过程中，有时还形
成粉疙瘩。粉疙瘩头尖肚大尾细，状如老鼠，乡人戏称
之粉耗子，这东西劲道。吃足了，拿手上显摆，招摇过
街，勾引小伙伴们馋馋的目光一送送出二里半地去。

隆冬时节，漏粉流出的废水冻成了冰山。我和小
伙伴们没黑没白地在上面打滑。十几个孩子排成排打
出溜和滑冰车。冰车是用三块木板钉在两块横木上，
横木下面钉上铁条，再用两根一尺多长的木棒，钉上一
寸多长带尖的铁条作为扦子。把冰车放在冰面，盘腿
坐上，两手拿好扦，斜着用力向后方的冰面戳。冰车驮
着人飞快地向前滑去。冰面从屯西一直连到屯东，二
里多地。我们一个个小燕儿似的扯成串在冰面上飞，
一玩一小天儿，小脸小手冻得通红，鼻涕淌老长也不回
家。

农村孩子皮实，经冻，很少感冒。
谷雨前后，种瓜种豆。农民下地了。还没到入学

年龄的半大丫头小子到粉房前粪堆旁的小水沟边的小
树林里，捉草虫、逮小鸟，藏猫猫儿（捉迷藏），玩累了，
找一背风的高处躺下来，眯着眼晒阳阳儿（晒太阳），听
春水哗哗地流淌，听小鸟婉转地歌唱。

沟边那树绿得鲜亮，头顶那天蓝得那个透亮。

粉坊往事
□九歌

早年乡下的粉坊。

偶尔看到一张叫《记忆中的东北》的图
片，觉得是那么熟悉和亲切，就是小时候我
和乡亲们的家的样子。

那时候，乡下的房子都很简陋，家家都
是土坯草房，结构有照片上这样两间的，也
有中间开门的三间的或一头开门的筒子式
的。盖房时，选择什么样的结构，要看家庭
人口和经济状况而定。

起居室一般有前窗户两扇到多扇，外
间是厨房，进出的门靠里间一侧一般有一
扇窗，叫马窗户，有跟里间窗户一样结构和
大小的，也有比里间小或结构有些差异
的。还有在房屋西侧房山墙适当位置开着
西窗的，更有在北墙开个小窗的，这小窗，
只夏天开。秋天的时候，要用泥抹死，不然
北风会从此灌进屋内。而夏天开着它，不
但屋子里亮堂，还经常有过堂风吹进来，凉
爽得很，的确对解暑起到很好的作用。

门和窗户都是木质的，新的时候，也就
是刚建成房子时，大都刷上蓝色或绿色的
油漆，不但好看更能预防雨水淋湿后木质
腐烂，从而延长窗户的使用寿命。可年头
多了，油漆还是避免不了逐渐地斑驳脱落，
和房子一起变老。

变型的还有草房顶和土墙。家乡每家
都是草房顶，就是将一种野外生长的空心
带关节的表面很光滑的草（土称苫房草），
在立秋时割回来，晾晒干了，凑在草捆前，
会顿时感觉迎面扑来阵阵清香。苫房前，
用铡刀一捆捆将已去掉水分的金黄的新草
切齐刷了，接着，从已经抹好房泥的前后两
面房檐开始顺茬朝房脊铺上去，边铺边往
根部抹泥，防止脱落，一直铺到两面会合处
（房脊处）。边铺边用那种叫拍房木的工
具，轻轻拍打铺过的地方，使其平整美观。
苫完后的房子，仿佛秃头上重新长出来整
齐的头发那样，顿时房子好看了许多。然
后，再用同样的草编成跟房顶东西跨度同
样长的类似草帽一样的东西，压在接头上
面。苫过草的房子三两年就得重新苫一

次，不然，草被风吹雨淋黑了腐朽了，难看
事小，泥土的房顶底层漏雨透风才事大。

在村里，苫房虽然比不上婚丧嫁娶隆
重，但也是每家的大事，左邻右舍的男人们
都过来帮忙不算，常走动的亲戚或邻居家
的女人，也会拎着自己积攒的鸡蛋或其它
比较稀缺的蔬菜什么的，过来随份子和帮
忙做饭。再节俭的人家，苫房时的饭菜也
都是精心准备的。一般怕有危险，只有到
晚上收工或最后完工时，男人们才就着可
口的饭菜，尽兴地喝上几两纯正的老白干
儿。就这样互相帮工凑嚼口儿，不知道是
从哪家开始的，却慢慢成了村里的一个习
俗，直到苫房草被铁皮瓦淘汰，这个习惯也
没有改。

一般地，在主体房子的旁边，借助主体
房的一片墙，会搭建比较矮小的仓房，平时
储备粮食或农具等。仓房里常年不见阳
光，阴凉，夏天酷暑难耐时，可以成为避暑
良地。我小时的每个暑假，都在仓房里睡
过，为了抢地盘儿，常跟弟弟妹妹掐架。我
家的房子先前是两间的，后来，我们姐弟大
了，明显不够用了，父亲就自己动手带领我
们硬是用泥垒接出来一间东屋，使原来一
头开门的房子，变成了中间开门的三间草
房。

冬天时，坐在热乎的炕上，再围着一个
满装着做饭时烧出来的通红炭火的烤火
盆，寒冷无比的冬天便不再那么寒冷。屋
子里的摆设，一般富裕些的人家，有炕琴、
成对的木头箱柜、八仙桌和几个方型的凳
子。黑土墙上再挂一面镶着木头边框的大
镜子，那就有些了不得了。屋内的墙上，一
般是过年贴上年画和对联，到下一年再换
贴新的，也有用旧书和报纸糊墙的，到后来
条件普遍变好了，才几乎家家粉刷了白屋
墙。而外墙也随着条件不断好转，变成红
砖的一面清门脸，以至后来的民房也像当
年的大队学校那样，全部砖瓦披挂上阵。
每家的房前屋后园子的边界，都围着细木

头杆儿夹的障子，用板皮钉的则是特别殷
实的人家。夹障子一般都选择在春天，将
早从山上弄回来的如初生儿手脖般粗细的
均匀柞树去了枝杈和树顶，制作成障桩
子。在需要圈起来的园子边缘上，挖出一
尺多深的障子沟，起两三道横梁，就可以开
始将障桩子的大头朝下，插进土沟里，依靠
梁一根一根稠密地编夹起来，边夹边将土
沟填满踩实，将障子扶正，就行了。

预先留出院子和进出的道儿，然后依
次将周围的障子夹好，再把园子里的旧土
也翻整好，就可以安心播种或栽种蔬菜
了。有了障子的防护，就不怕牲畜家禽甚
至淘气的孩子进园子捣乱。比如酱缸等怕
碰的东西也都放在园子里靠近院子的那一
边，这一边一般还有花池子，种上当年开的
扑腾高、扫帚梅、芨芨草等常见的花儿。这
就是我们颇有满族遗风的东北农家院早年
的真实写照。

记忆里的乡村
□贤哲

东北农家院。

我的家乡在东北。六十年前的冬天，那真是冰
天雪地，千里茫茫。1958年我 9岁，上小学一年级。
学校离我家二里地，却是那样的遥远。那年头的冬
天平平常常是零下三十多度,遇到冷天就是零下四
十多度。大雪一下就是一两天，地上的积雪平常都
是一两尺厚，赶上风雪交加，雪浪滚滚，天地一色，道
路难寻的时候，我们上学就成了难题。那个年月一
到冬天农民没什么活儿都猫冬了。大雪天一到，我
妈就和我说：“早晨你稍晚点走，等大孩子们先走，给
你们小孩子趟趟道,找找路再走。”那时候出了村子
根本看不到路，只能凭记忆哪是道路哪是坑哪是
沟。大雪没膝盖，一步一踹，一步一拔。一旦走错一
脚迈进沟里，深的到腰使劲往外爬。

那个时候我们无论放学还是在外边玩，一进家
先奔火盆，烤烤脸，烤烤手闷子出出潮气，赶赶身上
的风寒，真是爹亲娘亲不如火亲。那火盆又是什么
呢？就是在春秋易干季节，用一些粘稠性很好的黄
土泥，掺和一些牛马毛或者麻刀，柔和均匀。用柔软
布包上草木灰，做一个大体的盆型模具，然后用黄泥
片往上贴补、修整、磨平、打光、阴干透，最后做成一
个高状的黄泥盆。如果放到火窑里烧好的话那就是
磁器喽！

那年月，火盆有很多的用处，与我们的生活息息
相关。更是小孩子们难舍难离的伙伴与朋友。每年
冬天早晚做完饭后，把灶里的草木等烧过的没有明
火和烟的炭性火，掏出来堆在灶门口跑跑烟，然后装
到火盆里，按得实实地放到炕上，它的温暖满可以抵
现在的一组暖气片。大冷的天没有上学的小孩子
们，坐在火盆前，伸着两只小手烘烤着，听着爷爷奶
奶讲着闲话，津津乐道。

那时候，爷爷奶奶时常用铁碗或铁缸子，在火盆
的火上炸辣椒酱，满屋香喷喷，令人垂涎欲滴。随时
可以用铁盔子热饭，用铁橙子烤豆包、烤大饼子、烤
地瓜土豆片，可以埋在火里烧豆包、干粮、土豆或地
瓜。火盆烧出来的土豆或地瓜，那是别有味道，贼拉
拉的香。还可以在火上烧粉条，拿一根粉条在火上
一锯拉，就爆出一串子白白的花，香脆无比，几十年
了我嘴里还留有那个香味呢！最有兴趣的是，过去
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围在火盆旁，一人一双树条或蒿
子棍、细秫秸的筷子，拿两个苞米棒子搓下苞米粒放
到火上，几秒钟噼噼啪啪就响了起来，我们争抢着夹
起来吃，有的砰的一声嘣到了火盆外，随之一阵笑
声。最厉害的是一种哑巴豆，谁都怕它，它已经红黄
色、圆鼓鼓熟了，但不爆裂，不开花，你如果夹起来放
到嘴里一咬，它“嗤”的一声呲出一股热气，你的牙龈
或腮帮子就呲出一个大泡，几天内吃饭都困难。见
到这个坏蛋你把它夹出来，放到一边等它消了气再
收拾它。我们一个个是手指头、嘴巴子黑乎乎，红头
胀脸，笑容满面。这个活动得向母亲几次申请才能
批准，因为爆一次爆米花，嘣得半炕是灰，屋里也是
灰尘飞扬。

那个年代不管怎么冷，孩子们吃完晚饭都要出
去玩上一阵子，大都是去村里的大坑里去滑冰、打冰
尕、支爬犁，到雪丘山放溜子。那个年月地下水位非
常高，低洼的地方几锹深就能挖出水来，每个村子都
有几个大坑，小的几十米方圆，大的上百米方圆，夏
天下雨的雨水集聚到这里，常年积水，这里夏天是我
们的天然浴场，冬天就是我们的天然冰场了。怎么
村里还会有雪丘山呢？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个年月
雪非常的大，有时大风卷着大雪，人在外边都容易被
卷走或冻死。一场暴风雪过后，村边的高大围墙或
废弃房屋的背风或一侧，就堆起了一个高高的雪丘
山。

我们回家以后大棉袄、二棉裤就都被汗水浸湿
了，母亲等我们脱得光溜溜，钻进大火炕上的被窝
里，开始蹲在火盆前给我们烤棉袄棉裤，冒着热气，
散发着汗泥的气味。母亲一边烤着一边唠叨：“告诉
你们总是当做耳旁风，一玩就是不要命，明天给我老
实呆着，哪都不许去。”那个时候，我们哪里见过什么
背心短裤，衬衣衬裤啊！都是光板身子穿棉衣。孩
子们顽皮几乎天天要出汗，棉袄棉裤的里子湿了干，
干了湿，光溜锃亮，真的如同铁打的。早晨穿衣服
时，一伸胳膊一咧嘴，一蹬大腿一咬牙，那个凉啊！
母亲为了我们少遭罪，早早做完饭装完火盆，等我们
起来要穿衣服的时候，把我们的棉袄棉裤在火盆上
烤热热乎乎，喊我们快起来穿完吃饭。现在想想，都
不知道几辈子能报答母亲那如同火盆一样暖暖的恩
情！

温暖的火盆
□柳河

每年冬天早晚做完饭后，把灶里的草木等烧过
的没有明火和烟的炭性火，掏出来堆在灶门口跑跑
烟，然后装到火盆里，按得实实地放到炕上，它的温
暖满可以抵现在的一组暖气片。大冷的天没有上
学的小孩子们，坐在火盆前，伸着两只小手烘烤着，
听着爷爷奶奶讲着闲话，津津乐道

温暖的火盆。


